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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诗人顾城这么写道：一个人，生

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没有多大

的区别。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他不能面

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

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

己觉得不堪入目。

最后一句，顾城是这么写的：一个人

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有关人可以变好变坏，都不难理解，

最后这一句，虽然我无法判断顾城最终以

杀妻后自缢告别世界是否干净，但是他将

“干净”作为一个人活着应该达到的高度，

很是让人玩味。

干净是什么？

我想起了杨钰莹首唱的《让我轻轻告

诉你》。30年前这首歌的风靡，一定是和杨

钰莹的长相、歌声和表达是有很大关系

的。当时，杨钰莹被誉为玉女歌手，在于她

眼神的剔透，没有杂质。这就是干净了。

这样的玉女以前很容易见到的。再

往前，陈冲演《小花》时，眼神里虽然有仇

恨，却是无邪。这就是干净。

如今很难了。常看到歌手在演绎清

纯之歌。长发白短裙，歌声也清纯，不过

一个特写镜头，看到了玉女好看甚至性感

的脸：少女的装扮，想着熟女的心事。她

们撩拨、妩媚、风情的眼神，和少女的憧憬

相差十万八千里。撩拨、妩媚、风情……

固然是女人的美艳之属，但是对于少女，

无疑是雕饰过的杂质，没有了少女的天

然。少女时代的生活一旦翻篇，少女时代

的干净眼神，再也回不来了。

熟女眼睛里闪烁不了少女的干净。

当然，干净的人，还是可以做的：真

实、透彻、纯粹……

只是，“干”不容易；“净”很难，可能更难。

“干”是象形字，本义是盾牌，用作抵

御的武器；后来也衍生出“湿”的反义。当

“干”与“净”连在一起时，更多场合，“干”

是不湿，“净”则是不脏。洗衣服晾衣服达

到的目的是干净。这是一个生活课题。

如果是从做人“干净”的高度来看，干

和净各自的意义也跟着升华。

此时的“干”，体现的应该是其本义：

是盾牌，是保护自己抵御外敌的武器了。

要做个好人，需要拿起“干”这面盾牌，抵

挡一切不让你做好人的外敌。偏偏不让

你做好人的外敌，都是有强大诱惑的，不

是所有的抵御都有效的。

不要以为不干的人就是坏人，那也太

严重了。不干的人是不好的人。比如搞小

阴谋的，说话不算数的，打小算盘的……这

种人在俗常生活的角角落落，沾沾自喜着。

一个不干净的人，总是先从不干开始的。

即使有了干，也未必有净。

看到“净”，很本能地会想到，净水，

净化，净化器，还有净身出户，眼不见为

净……此类净，仅仅是化不净为净，净水

一定是对不净之水的处理；净身更加是

无奈，净身不净心的。这种净，都是从不

净中过滤出来的。

而且，这时候的“净”，基本上是俗常

生活的第一层面，没有升华到哲学层面。

只有看到了“梵净山”，才会觉得，净和梵

合体，是有诗意的净，是有禅意的净，是有孤

芳自赏的净，是本体和客体合为一体的净。

林黛玉的《葬花吟》可能是最贴切的

诠释了——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

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

只有净心的林黛玉才会伤感落花的

归属。

俗常之人是不配做、也不必做林黛玉

的。于是，净的标准也就可以俗常。做不

到净，只能跟在净的后面，勉力于不邪，不

妄，不贪，不谄，不龌龊……

但是如果要去做一件不俗常的事情，

就必须要净了。以前若要去寺院做佛事，

是大事情，去前一个星期，先要净身——

不食荤腥，禁床笫之事，更不必说在外花

天酒地。只有净了身，才是对得起菩萨，

对得起先人。还有人吃素，甚至长素，求

的是素净。这个净身与婚姻的净身出户，

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是为了虔诚，后

者是为了摆脱。

回到顾城的另一句话——一个彻底诚

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

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的憧

憬无关，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你憧憬结橘

子，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

这就是干净。

总有一些事物，会如顽石一般，卧在

岁月的河床上，任时光的流水怎样冲刷，

仍不改旧日的模样。对我来说，那双鞋就

是。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双球鞋灰白

色，夹杂着细碎的圆点，乍看去，就像是珠

颈斑鸠脖颈上的圆点。

那年，我读初一。全镇小学毕业生选

优考试，前五十名进入这所山脚下的初

中。我是五十名之一。在学校住宿。大

多时候，只吃从自家带来的煎饼，就着一

瓶花生油炒过的咸菜丝。

作为家里的老二，我穿的衣服和鞋子

都是哥哥替换下来的。母亲土里刨食，靠着

种庄稼，养些鸡鸭，喂一头猪，一个人拉扯我

们弟兄俩长大。我没有理由向母亲抱怨。

为了养家，母亲已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

哥哥的鞋，有的稍大一些，我会填充上

碎布条，一点儿也不影响我跑和跳。在同

学们中间，我也未曾因为穿着而自卑过。

有个周末，我回到家，还没进屋，母亲

就笑着迎上来，将一双鞋递给我，说是给

我买的新鞋。我捧着那双鞋，感觉世界一

下子明亮起来。石榴树上的喜鹊喳喳叫

着，替我表达着欢喜。那一刻，我心里鼓

动着风帆，我想要唱歌了。

这是我的第一双新鞋啊。

我没有问母亲，是怎样挤出钱来给我

买鞋的。但我想得出，一定是卖了攒了很

久的鸡蛋鸭蛋，或者卖了一些粮食。一定

是为了奖励我选优考试进入那所初中

吧。但我没问，母亲也没有说。高兴已经

让我忘掉了我的疑问。

穿着新鞋去学校，我发现我走路不自

然了。轻轻抬脚，轻轻落地。我怕鞋子早

早坏掉。如果有同学这时观察我走路的

姿势，一定会笑话我的。但没人注意。课

间我不再在教室外和同学跑和跳了。而

是静静地待在教室里。体育课上，我不再

去打篮球或踢足球了。

夜晚，宿舍熄灯后，黑暗中，那双鞋闪

着光，我看得见。

我不知道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多久。

但那双鞋终究是坏掉了。什么时候坏掉

了呢，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陪

伴过我一段岁月，并且让我刻骨铭心。

那仅仅是一双鞋吗？不是，那是美好

事物的一种代表，如阳光一般，突然照亮我

平淡的生活，让我感受到更多的希望，对未

来更加憧憬。我害怕失去，所以无比珍惜。

儿子读初中后，我曾给他讲过我的那

双鞋子。儿子却不以为然，不可思议，认

为我只是讲了个故事。

多年后，我经过那个校园，大门关

闭。校园早已搬迁，据说这里曾成为石料

厂，后来成为养牛场。学校东门外的操

场，已成为果园。我久久地凝望那片果

园，恍然看到，操场依然在，同学们笑着，

喊着，打篮球、踢足球。人群外，有个少年

静静站着，脚上一双新鞋。是鞋子的新拘

囿了他。我多想走过去，抱一抱他，说：

“嗨，少年，跑起来，跳起来吧，那只是一双

鞋而已。”

他听到了，嘴角上扬，微笑起来，大踏步

走进同学们中去。春风浩荡，正拂过他的脸。我喜欢看年代剧，每当镜头里出现老

相框的时候，就会想到儿时家里墙上挂的

那些照片，那些久远的黑白照片啊，永远

是我最温馨的回忆。

那时爷爷奶奶还健在，大伯一家在北

京工作生活，父母和我们仨，还有未成家

的小叔，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基于生活

条件有限，照相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去照相馆，比如

节日、生日、纪念日，相聚或离别，即使这

样，屋里的墙上也挂满了相框。所以那时

候谁家的照片挂得多，意味着生活好，有

闲钱的才舍得照相。

一个相框里不止有一张照片，小点的

十张八张甚至更多挂在一起，也有单张照

片在一个相框里的，基本是全家福，放大

后挂在最醒目的位置。

爷爷是退伍老兵，有一个专属相框，

相片不多，大概七八张，都是爷爷在部队

期间拍的照，穿军装的，戴着光荣花的，威

风凛凛，每一位来访的客人都赞叹不已。

那时镜头里的奶奶还没那么老，母亲

还梳着麻花辫，父亲也是意气风发的样

子，而我们仨灿烂的笑脸流露出成长的快

乐与幸福。

没有彩照，黑白胶片照就是好看，微微

的颗粒感，充满质感与传奇的味道。值得

一提的是，这些照片无一例外，都有着漂亮

的花边儿，简直就是锦上添花般的美。

奶奶勤快爱干净，将家里收拾得干净整

齐，每天早晨，奶奶都要仔细把家里擦一遍，

连墙上的相框也要擦，擦完还要端详一下，

看看是否摆正了，一脸满足幸福的神情。

大伯一个月写一封家书，常常在信中

夹寄照片，小叔给爷爷奶奶读完信，便张

罗着把最新的照片换上去。全家人坐在

炕头上，讨论着大伯的信，喜悦地看着照

片，父亲执笔写回信，奶奶在一旁提示，那

些时刻真是温馨又美好。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经济也不宽裕，大

伯一家一两年才能回老家一次，都选在春节

时分，于是这个春节便有了加倍的快乐。临

走时必要照一张全家福，穿上新

衣服，全家人浩浩荡荡去往照相

馆，几天以后相框又更新了。

每当家里来客人，这些照

片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话题。客

人饶有兴趣地细看，奶奶在旁一张张地介

绍，“这是我大儿子一家，在北京呢。”“这

是我二儿子一家，儿女双全，多好啊。”客

人说着吉祥话，奶奶乐得合不拢嘴。反之

我们去别人家做客也一样啊，看见喜欢的

照片，或者不熟悉的人，总是要问一问的，

“这个人是谁呀？”“这是在哪拍的？”然后

同样说些好听的话。在同学家里，第一次

看见照片里的人不是端端正正地站着或

者坐着，而是摄影师取对角线，斜着拍的，

我好惊奇哟，居然还可以这么拍！

直到家里搬迁，住上了楼房之后，相

框才淡出视野与生活，老照片被我放在了

相册里，而相框却不知所踪。

相框，是每家每户最好的装饰物，传递出

来的是健康和睦的家风，温馨向上的氛围。

翻开相册，每一次重温，都仿佛是一

次时光穿越，蕴含其中的家庭故事，沧桑

又深远。尽管屋老人去，相片里的人很多

已离开了我，但无论是目睹还是思念，往

昔都会铭记在心。

1700 多年前，王子猷在山阴县（今绍

兴）居住时，有一个晚上，冬雪纷纷，欲把

人间变作仙境。王子猷一觉醒来，推开

门，发现屋外已经白茫茫一片。美景当

前，岂可无酒？他命仆人烫好了酒，赏雪

吟诗，甚是快哉。

诗入眼，酒落肚，王子猷的心情觉得

分外舒畅，尤其当他吟及左思的《招隐》

时，忽然想起了隐居剡县（今嵊州）的好友

戴安道，便连夜雇了一条小船，跑去看他。

船夫摇橹划桨，“欸乃”声凌波随行，用

了一宿的工夫，方到戴安道的家门口。有

意思的是，王子猷只在门口望了望，便让船

家返回。同行的仆人很是不解，问他：“先

生既然想念朋友了，为何不进去同他见上

一面，叙上一叙？”王子猷答：“我想看他，我

就来了；如今到了他家门口，感觉愿已了

了，自然也就回去了，何必非得见面寒暄？”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

戴！”寥寥数语，尽显魏晋人士的洒脱。

年少时读到这段典故，只觉王子猷的

为人处事当真是快意至极。来也随意，去

也随意，也难怪会被称为“千古潇洒第一

人”。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总觉得“率性

而为”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大学毕业以后，我曾多次回去西安。

但除了找党娜同学蹭过一顿饭，其余老

师、同学全都未曾会面。另外有数的几次

“同学会”，一次是因为佳慧同学结婚，有

几位同学自北而来；还有一次是二龙有事

在上海，闻知消息，住绍兴的佳慧叫上住

慈溪的我，三个人找了一个中间点——杭

州，小聚数个小时，开心得忘乎所以。但

多数时候，路过某座城市，虽然知道那座

城市里有久违的同学、朋友，有听过声音、

聊过微信的编辑老师、文友，却从不去打

扰。只在离开的时候，间或，会同他们说

上一声，问好，并道别。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我去北京

出差，待了近一周时间。去之前，我便打

定了主意，一定要抽时间出来，同住在北

京的同学或朋友见上一面。但事实是，直

等我坐上返程的航班，也没有与他们吃上

饭，甚至连信息都不曾发一条。

理由很简单：一来是因为工作繁忙，

要写材料，要听指令，还得兼做一些杂活，

难得有自己的时间，总不能凌晨赶完稿

子，来一句“不如见一面”——多冒昧；二

来也是怕打扰到人家，大家平时都要上班

甚至加班，聚会挤占的时间，势必会增加

其他时候的负担，至于周末，好不容易休

息两天，当然要把时间留给家人，兴许很

早就安排了出行计划，相较而言，约饭、见

面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

于是，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忍住没有打

电话，也没有发信息。当然，心里还是会很纠

结，日常工作那么忙、琐事那么多，难得来趟

北京，结果景点也没去逛，朋友也没见着。特

别是离开的前一日，这种纠结到达了顶点。

那一刻，我忽然就明白了王子猷。他

应该也曾有过迟疑吧？要不要上前敲

门？朋友是不是在家？就算在，他还睡着

该当如何？叫醒，或是不叫？

无数个问号盘桓在脑海，悬而未解，最

终凝成一句话：“算了，算了，我来过了，心

意到了，见与不见都一样，不如就回去吧。”

春光把光阴一寸一寸织成锦绣，惊艳

地挂满枝头，随手采一篮便是难忘的童年。

儿时，每到春天采一篮榆钱是我们每

天必做的功课。在那食不果腹的年代，榆

钱经常是一家子的主食。

晨光熹微中，我们踏着露水、挎着竹篮

向着村西北那五六棵大榆树出发了。榆树

离村子有二里多路，为了去得早抢占到有

利地势，很多时候连早饭也顾不上吃。

来到树下，满树的榆钱！树干有一合抱

粗，一团团一簇簇榆钱缀满枝头，每片榆钱

都忽闪着晶莹剔透的光泽，碧绿的榆钱好像

浸过油似的，俨然一幅美轮美奂的春光图。

早晨树干湿气大，脚下打滑，但伙伴们

毫无惧色。会爬树的几位小伙伴早已迫不

及待地冲到前面，“呸呸”地往手心吐上几

口唾液，双手使劲地对搓几下，甩掉鞋，攀

住树干双脚用力蹭蹭地钻进了春光深处。

爬到树上的伙伴，伸手拣最浓密、最肥

硕的榆钱撸了两把塞到嘴巴里大快朵颐起

来。他们嘴被撑得大大的，促狭地看着树

下的弟弟妹妹们急得抓耳挠腮，嘴里的榆

钱都笑得喷了出来。

“哥哥快扔几枝下来！”馋得我们猛咽

口水，心里像猫抓似的干着急，恨不得立刻

飞身上树也饕餮一番。在我们一次次近乎

哭腔的哀求声中，树上的伙伴终于折了几

枝扔了下来。

我们一窝蜂地冲过去抢着、拽着、扯着，

瞬间落下的几枝榆钱不见踪迹。抢到榆钱

的伙伴高兴地跑到一边痛快地吃起来，没抢

到的愈发着急，有的大声喊起来，个别的甚

至叫骂起来，有一位竟哭着跑回

了家。这时树上的大哥哥们才

发现闯祸了，不管榆钱孬好一大

枝一大枝地折了扔下来。

“这一枝是小梅子的，这

一枝是小三子的，其他所有人

一概不许动！”看着自己的弟

弟妹妹始终没抢到，树上的哥

哥们也急了，不断地呵斥，可

他们的叫骂根本无济于事。

实在没办法，只能分配到人头

了，语气里满是胁迫。最终，

树下每一个小伙伴嘴巴都被

撑得鼓鼓囊囊才作罢。

听有经验的哥哥们说，折

榆钱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挑粗大、稳当的

枝干站稳，一只手折榆钱，另一只手紧紧攀

住旁边的枝干。折的榆钱枝一定要挑选浓

密、绿得发亮的，那些稀疏、榆钱发黄发干

的不能折，不甜且会有虫子。原来上树折

榆钱还有这么多讲究，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吃饱也耍够了，大家把篮子装得满满

的，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绿绿的榆钱溢出

来散落一路。朝阳下的村落，家家户户次

第飘出了炊烟，招朋引伴声、呼儿喊女声此

起彼伏，和着满载而归的嬉笑声演奏出一

曲淳朴的乡村清晨交响乐。

母亲把榆钱反复淘洗，然后放到热水

里焯一下，沥干水分备用。榆钱面汤、榆钱

稀饭，要是能再烙个榆钱饼就再好不过了。

喝着榆钱面糊，嚼着榆钱饼，一股浓烈的

春天气息飘逸出来，直窜入口鼻。我们把榆钱

含在嘴里，一时半会儿舍不得咽下去，任凭那

股子鲜嫩的清香在唇齿间荡漾迂回，紧闭着

嘴不敢张开，生怕张嘴的瞬间春光流泻出来。

采篮春光伴童年，那阵阵的榆钱香里一

定有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和我们欢快的嬉戏声。

那天听一节英语课，内容是野鹅迁徙。

课堂上，老师循循善诱，孩子们七嘴八舌，抢

着回答问题。他们小手举得高高的样子，像

极了那些振翅欲飞的小鹅。我不由想起了

之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大天鹅》。

位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湿地，是野生

大天鹅重要的越冬栖息地。一只雌性大

天鹅“美峡”因为翅膀受伤，不得不永久留

在越冬地。在这里，她与另一只受伤的雄

性天鹅“肖成”组建家庭并孵化出了7只幼

鸟。随后的五个月里，美峡先后失去丈夫

和一个孩子，饱尝生活的艰辛。领地受到

挑战，她勇敢地与“入侵者”展开搏斗，虽

然势单力薄，但她毫不退却，坚持用伟大

的母爱护卫和陪伴着孩子们长大，决不让

孩子们受到伤害。

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美峡”有过

许多烦恼。他们叛逆，原先跟随父亲的三

个孩子故意与母亲疏远，自行休息和觅

食；他们胆怯，不敢主动尝试学习生存技

能；他们稚嫩，飞翔的翅膀还不够有力，还

不能熟练地飞行。“美峡”心里着急，恨不

得把自己所有本领都教给孩子们。可怜

天下父母心，有谁知道单亲妈妈的不易？

第二年春季，越冬的天鹅陆续飞回北方

繁殖地。六个孩子也随着大部队踏上了迁徙

之旅，只留下“美峡”顾影自怜，充满感伤……

我看着眼前这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

陷入了沉思。他们不正是那些小候鸟

吗？他们有的从没走出过大山，有的没有

坐过火车，有的没有去过城市，小小年纪

就不得不挥挥手，抹干眼泪，告别宠爱自

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背井离乡跟随父

母来到松江，在吴侬软语声里开始一段崭

新的生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要学

习新的知识，适应新的环境，融入新的朋

友圈，而且父母的工作并不稳定，经济不景

气的时候，两三年就要换一次工作，就要搬

一次家，他们不得不转去其他地方读书。

所以说，他们是饱经风霜的“小大人”，比本

地的孩子更早更多品尝生活的艰辛。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他们和父母一起

挤在局促的空间里，穿着土气，举止粗鲁，

学习成绩一般。他们的父母每天为几两

碎银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他们的

成长。但当我近距离地和他们接触后发

现，在他们脸上几乎读不到少年老成的忧

愁。他们春风满面，热情地和每一个认

识、不认识的老师打招呼；他们踏实肯干，

拖地、擦窗、擦桌子、拿饭菜，重活累活抢

着干；他们志存高远，勤奋好学，眼睛里闪

烁着渴求知识的光芒，他们对世界和中国

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本地的孩子少，他们接

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也毫不逊色于本

地的孩子。他们上课时专心致志，写作业

一丝不苟。我知道，他们是在磨砺梦想的

翅膀，积蓄飞翔的力量。

他们是可爱的，阳光的，如果你有机

会和他们接触，请不要吝惜你的掌声，要

多给他们鼓励，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奔

跑得更好更快。

干净：最要紧质本洁来
马尚龙

一双鞋与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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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忽然就明白了王子猷
潘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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